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８（１）：２１～２６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边疆治理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０９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社科基金项目《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历史农牧业地理研究”（ＸＪＴＳＢ０４３）；国家社科基金重

点课题“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１３ＡＺＤ０３３）。

作者简介：陈跃（１９８０—），男，江苏徐州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学博士后，

主要从事西北边疆史研究。

编者语：本期栏目有四篇文章，作者分别来自陕西、广西、云南三省。陈跃博士的文章《汉匈关系视野下

的汉朝经略焉耆》选题新颖，分析深入，对两汉与匈奴关系及经略焉耆进行了细微详尽的考察。陈亚男则对

清末边疆地区壮族土司社会的个案进行研究，文章见微知著，以小见大，通过对清末广西《万承诉状》的研究

来分析清末广西壮族土司社会的情况。杜小英的文章选题新颖，对抗战时期云南抗日军人家属的优待工作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韦健锋博士发表在本期的文章是有关中、印、缅三国关系的研究，文章运用大量公

开的资料，公正、客观地对三国关系进行了评析，指出了中国与印、缅两国在合作与发展中存在的优势和

不足。

汉匈关系视野下的汉朝经略焉耆

陈　跃１，２

（１．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８；２．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 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１００００５）

摘要：西域是汉朝与匈奴斗争的西部战线，焉耆则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汉朝与匈奴在西域对抗的前沿。

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焉耆的向背是汉朝与匈奴经营西域战略胜负的重要风向标。匈奴控

制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稳定战略即受到严重威胁；反之，汉朝征服焉耆则标志着汉朝西域经营战略的完成。

汉匈关系的发展影响着汉朝与焉耆的关系发展，同样，后者的演变也反映了汉匈双方在西域的角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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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朝周边民族关系中，以匈奴对汉朝的危害
最大，所谓“八蛮之寇，莫甚北虏”。［１］卷８８，２９１１汉文帝

时，匈奴出兵称霸西域，焉耆为其统治西域之中心。

为断匈奴右臂，汉武帝遣张骞出使大月氏，以开通中

原与西域的官方联系。继东部、中部战线之后，西域

成为汉匈战争的西部战线。在西域争夺战中，焉耆



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富裕的资源而成了汉朝与匈

奴争夺的焦点，控制焉耆就成为汉匈双方在西域角

力的目标。汉朝与焉耆的战争与和平，交织贯穿着

汉朝经营西域的全过程。故此，汉朝经略焉耆之成

败就成了汉朝经营西域整体战略成败的风向标。因

此，在统观汉匈关系视野下，审视汉朝经略焉耆之过

程与结局尤为重要。目前，学界对汉朝经略西域的

整体战略研究较多，关于汉朝与西域诸国关系史的

研究中又以汉与月氏关系、汉与楼兰关系的研究颇

丰，却鲜见关于汉朝经略焉耆的研究。鉴于此，本文

即以汉匈关系为视野研究汉朝经略焉耆，希冀窥见

汉朝经营西域战略的发展演变与成败得失。不当之

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焉耆的战略地位

在焉耆盆地及其南部毗邻区，有焉耆、危须和尉

犁三国，以焉耆势力最大。东汉时，焉耆兼并危须和

尉犁，故此本文所述焉耆主要是上述三国。焉耆是

西汉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位于天山南麓和博斯腾湖

西岸，西界龟兹，北连乌孙，东邻车师，南控危须和尉

犁，沟通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也是天山南北交

通的要道，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西汉初期时，西域有南北两条大道，一是南道，

敦煌西行至楼兰，再西南经于阗至莎车；一是北道，

敦煌西行至楼兰，再沿塔里木河西行，经危须和尉犁

西至龟兹，至疏勒。汉宣帝时，汉军破姑师，分车师

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于是焉耆与车师的交通随即打

通。故此，焉耆就控制了楼兰至疏勒、龟兹至车师的

两条要道，其战略地位日渐凸显。

西汉时的西域，天山南北有大小三十六国。各国

大小不同，人口和实力差别亦很大。小者，如渠犁、车

师都尉国等，人口不多千，兵不过百余；大者如乌孙、

鄯善、磖弥、于阗、莎车、姑墨、疏勒、龟兹、焉耆等，人

口过万，胜兵数千。在诸多大国、强国中，焉耆位居前

列。焉耆有４０００户，３２１０００口，是当时绿洲诸国中
的第二人口大国，仅屈居龟兹之后。以兵力观之，焉

耆有胜兵６０００，是当时绿洲诸国中的第二兵力大国，
仅次龟兹之后，远高于鄯善、磖弥、于阗、莎车、疏勒、

姑墨等国。焉耆南部的尉犁和危须二国实力较弱，多

受焉耆控制，如此，加上这两国的人口和兵力，那么焉

耆、尉犁和危须三国的总人口有５９００户，４６６００口，

兵力有１００００人，仅次龟兹，是塔里木盆绿洲诸国的
第二强国，实力不容小觑。迨至东汉，焉耆大有发展，

有１５０００户，５２０００口，胜兵２００００余人。无论是人
口，还是兵力，焉耆均居西域绿洲诸国之前三甲，屈居

于阗和疏勒之后，势力非常强大。

总体而言，焉耆及其控制下的尉犁、危须地处西

域之中，控遏着西域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焉耆人口众多，兵力强盛，是汉代西域绿洲诸国最强

大的国家之一。于是，焉耆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

成为汉朝与匈奴争夺的焦点。汉朝与匈奴，谁控制

焉耆，谁就会在西域争夺战中取得优势。可以说，得

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

二、反击匈奴与西汉经略焉耆

在汉朝管理西域前，匈奴对该区的影响甚大，

即匈奴称霸西域时代。匈奴称霸西域与汉匈关系

发展密切相关。汉孝文帝之前，匈奴并没有控制

西域诸国。汉初，汉高祖出击匈奴，反被围困在白

登山。迨陈平献奇计后，汉军方得解围。自此，高

祖“使刘敬结和亲之约”，每次匈奴南侵汉地，汉朝

则“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

亲，冒顿乃少止”［２］卷９４上，３７５４。可见，汉朝在与匈奴

的关系中，处于劣势。

汉文帝三年（前１７７年）夏，匈奴右贤王侵入汉
朝河南地。文帝谴书诘责单于：“汉与匈奴约为昆

弟，无侵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

国，将众居河南地，非常故。往来入塞，捕杀吏卒，驱

侵上郡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

甚骜无道，非约也。”随后，冒顿单于下令右贤王转

调兵锋，进攻西域。“今以少吏之败约，故罚右贤

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

强，以灭夷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

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

家。”［２］卷９４上，３７５７自此，匈奴称霸西域。

匈奴狐鹿姑单于在左贤王病死后，立己子为左

贤王，更立左贤王之子先贤掸被为日逐王，地位低于

左贤王。“匈奴西边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

常居焉耆、危须、尉黎间，赋税诸国，取富给

焉。”［２］卷９６上，３８７２嗣后，匈奴日逐王设立僮仆都尉，向

西域诸国收取赋税，并日渐富足。而僮仆都尉的常

居之地在焉耆、危须、尉黎间，焉耆俨然成为匈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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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的统治中心。

在汉匈对峙格局中，西域是汉匈双方均极力争

夺的对象。西域物产丰饶，绿洲诸国种有五谷、瓜

果，游牧诸国则蓄养大量马、牛、羊。匈奴控制西域，

则“因西域租入之饶，兵马之众，以扰动缘边，是为

富仇雠之财，增暴夷之势也”［１］卷４７，１５９８。如此，则“河

西四郡危矣”［１］卷８８，２９１２。如若中原“通西域则虏势必

弱，虏势弱则为患微矣”［１］卷４７，１５８８。这样，在与匈斗

争的大背景下，打通中原与西域联系已成为汉朝经

略西域大战略的首要抉择。

“为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１］卷４７，１５８７，汉武帝遣

张骞出使大月氏，汉朝与西域诸国之官方联系由此

开始。因苦于楼兰和姑师经常攻击和遮拦汉使，汉

武帝于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年）令赵破奴和王恢将兵
先后攻破楼兰和姑师，列亭障至玉门，为进一步经营

西域打造了前进基地。此后，汉朝与乌孙联姻，乌孙

则以汉公主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以示更尊

重匈奴。乌孙鼠首两端的表现，恰恰说明匈奴在西

域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要强于汉朝。

汉宣帝本始二年（前７２年），匈奴与车师联兵
欲大举进攻乌孙，解忧公主和乌孙昆弥遣使向汉朝

求救。翌年（前７１年），汉朝发兵十五万骑，令五将
军分道出击。是时，常惠为校尉，持节统帅乌孙翕侯

等诸官及乌孙五万精兵。随常惠出使乌孙的还有右

校丞辛庆忌，他随常惠屯田于乌孙赤谷城。在汉乌

联军出击匈奴的战斗中，辛庆忌冲锋陷阵，作战勇

猛，“惠奏其功，拜为侍郎，迁校尉，将吏士屯焉耆

国”［２］卷６９，２９９６。此次战役中，常惠所率乌孙兵直达匈

奴右谷蠡王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等四万

级，马、牛、羊、驴、橐驼七十余万头，匈奴在西域的统

治遭到沉重打击。而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

国”则说明，匈奴失去了其在西域的管理中心

地———焉耆。此次战役，是汉朝与匈奴在西域斗争

的转折点，匈奴由盛而衰，汉军则由弱转强，乌孙对

汉朝态度也从“持两端”转为弃匈投汉。

汉军胜利之威，使长期与汉朝为敌的车师改变

对汉态度，“复通于汉”。匈奴愤怒之下，“召其太子

军宿，欲以为质”。军宿是焉耆王的外孙，恐为匈奴

人质，遂逃往焉耆。显然，当时的焉耆属于汉朝的势

力范围。焉耆属汉，这对汉朝在西域扩展势力意义

重大。此后，汉军与匈奴在车师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并且汉军每次从渠犁出击多取道焉耆。

神爵二年（前６０年）秋，因与握衍朐单于不和，
匈奴日逐王率其部众数万骑降汉。汉朝遣西域骑都

尉郑吉迎日逐王，封其为归德侯，并趁机大破车师。

次年（前５９年），“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
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

近西域”［２］卷９６上，３８７４。日逐王降汉，标志着匈奴在西域

经营最终失败。需要注意的是，史载本始三年（前７１
年）校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国”，表明汉军已实际

控制焉耆。而迟至神爵三年（前５９年），西域都护设
立，僮仆都尉方才“由此罢”，这期间的１２年，僮仆都
尉似已未能实地管理焉耆，或许日逐王仅保留“僮仆

都尉”之名号。迨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之名号亦

无存在的必要了。

焉耆归属汉朝后，汉政府开始有效管辖焉耆，

如设立官员，调查户口。汉朝在焉耆设立一系列

官员，其中有击胡侯、却胡侯和击胡左右君各一

人，击胡都尉、击胡君各二人。这些官职名称均有

鲜明的抗击匈奴的色彩。当时，焉耆有“户四千，

口三万二千一百，胜兵六千人”，实为西域绿洲诸

国中的第二强国。

西汉有效管理焉耆的时间持续了８６年。王莽
始建国五年（１３年），“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
匈奴大击北边，而西域瓦解”［２］卷９６下，３９２７。随着汉朝

与匈奴关系的恶化，汉朝在西域的统治也陷入危机

之中。西域诸国中，地近匈奴的焉耆首揭叛汉大旗，

杀害都护但钦，汉朝与焉耆关系陷入战争。天凤三

年（１６年），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及西域都护李崇
从南路、佐帅何封与戊己校尉郭钦从北路联合讨伐

焉耆。焉耆诈降而聚兵自备。王骏等将莎车、龟兹

兵七千余人分数部进入焉耆境内，焉耆则设兵伏击。

同时，姑墨、尉犁、危须三国军士则临阵反叛，袭杀王

骏。李崇只好收拾残部，还保龟兹。虽然佐帅何封

和戊己校尉郭钦从后路趁焉耆大军未到之时大杀焉

耆老弱而归，但局部战斗的胜利终不能改变战争整

体的失败。数年后，李崇的残军也被匈奴和叛汉的

焉耆诸国攻灭，汉朝与西域的联系随之断绝。

１９７９年，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了一批西汉和新
莽时期的木简，其中有１００余枚简文与此战争相关。
张德芳、李永良、胡平生、裘锡圭、饶宗颐、李均明等

先生对该批木简进行研究，特别是饶宗颐、李均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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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新莽简辑证·天凤三年西域战役》［３］一书中

对此次战役进行论述，并将战争分为王骏进攻、郭钦

进攻及全军撤回敦煌三个阶段。此前关于此次战争

的记载特少，马圈湾汉简的出土则为这一事件提供

了原始资料，展示了战争的具体细节。

纵观西汉经略焉耆历程可见，汉军对焉耆的征

服是在汉乌联军大败匈奴之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

而一旦汉匈关系恶化，攻略西域，焉耆即随之叛汉。

焉耆归降匈奴，使得匈奴在西域的实力大增，进而严

重威胁到汉朝之西域经略大局。

三、匈奴反击与东汉经略焉耆

由于王莽错误的民族政策，汉匈关系恶化。

受此影响，汉朝与焉耆关系也陷入战争状态。攻

灭李崇后，匈奴重新掌控西域。然而，匈奴“遣责

诸国，备其逋租，高其价值，严以期会”。匈奴严苛

暴戾的统治，令西域各国颇感不满。焉耆、鄯善和

车师诸国“皆怀愤怨，思乐事汉”［１］卷４７，１５８７。建武二

十一年（４５年）冬，焉耆、鄯善和车师前国等西域
十八国各遣子入侍，请求东汉派出都护。光武帝

因中原初定，北方尚未归顺，而没有答应他们的请

求，让各国的侍子归国。焉耆、鄯善、车师等天山

南麓诸国只得继续附属匈奴。匈奴统治西域的方

式，政治上主要通过在西域各国派遣使者，监护绿

洲诸国国王的活动。班超经略西域时，曾先后在

鄯善和于阗遭遇匈奴使者。此外，匈奴在经济上

有征税权，在军事上有征调各国军队之权。

永平四年（６１年），匈奴得知于阗王广德攻灭莎
车后，遣五将发焉耆、尉犁、龟兹等十五国兵三万余

人围攻于阗。大敌压境下，广德乞降，以太子为人

质，允以每年进贡。自此，“匈奴遣使监护其国”。

通过控制于阗，匈奴势力扩展到了昆仑山北麓。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春二月，明帝“遣太仆祭肜
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

延，骑都尉来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

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１］卷２，１２０。这是东汉军队首

次出击西域。伊吾是西域东部门户，汉军攻占伊吾，

大显汉军之威。于阗诸国遂遣子入侍，于是，西域与

东汉恢复政治往来。次年（７４年）冬十一月，明帝遣
奉车都尉窦固、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

仑塞，“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入车师。初置西

域都护、戊己校尉”。其中，陈睦为首任都护，耿恭

为戊己校尉。永平十八年（７５年），北匈奴联合焉
耆、龟兹等属国大举进攻东汉在西域的驻军。焉耆、

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及车师后王围戊己校

尉耿恭。焉耆与龟兹联军“共攻没都护陈睦、副校

尉郭恂，杀吏士二千余人”［１］卷８８，２９２８。匈奴控制下的

焉耆和龟兹联军攻灭西域都护，致使东汉与西域的

第一次官方联系中断。焉耆依然属于匈奴阵营，与

汉朝为敌，匈奴仍控制着天山南北。此次焉耆叛汉，

对汉朝在西域的统治造成极大危害，以致明帝在下

诏奖赏班超时，还特意点出焉耆对汉廷的背叛，表彰

班超的丰功伟绩，称其“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

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

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１］卷４７，１５８２。

汉章帝即位后，罢都护，西域与中原断绝关

系有十余年。在此期间，班固在昆仑山北麓诸国

积极活动，并逐渐取得绩效。永平十七年（７４
年），班超已镇服鄯善、于阗、疏勒三国，使其归顺

汉廷。焉耆和龟兹攻灭都护陈睦后，西域形势对

汉不利，但班固依然坚守于阗，抵御焉耆和龟兹

的进攻。

和帝即位后，实施对匈奴进攻战略。永元元

年（８９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出击，大败北匈奴。
次年，窦宪遣副校尉阎?攻取伊吾。东汉在西域

的反击作战取得初步成果，进而恢复了西域与中

原的联系。永元三年（９１年），北单于为耿夔所
破，逃亡不知所在，西域的龟兹、姑墨和温宿等国

也先后向班超投降。东汉遂以班超为西域都护，

重整西域经略。至此，除焉耆、危须和尉犁因参

与杀害都护陈睦而心怀二心外，其他西域诸国均

已归属东汉。

永平六年（６３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
国兵七万人及在西域的吏士贾客一千四百人征

讨焉耆。大军到尉犁界，班超遣使晓说焉耆、尉

犁、危须：“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

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已下，事毕即还。

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与国人商议后，决定

献礼，以拒班超入国。其左将北閚支本是匈奴

人，执掌焉耆大权，焉耆王广遂遣其奉牛、酒等物

迎接班超。班超得知焉耆取信于北閚支，责之：

“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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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迎，皆汝罪也。”左右属下建议杀之，班超则

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

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

之。北閚支还告焉耆王广，认为班超尚未对焉耆

怀疑。于是，焉耆王广与其贵族在尉犁迎接班超

大军，奉献珍物；暗地又断绝苇桥之险，企图阻止

汉军入其国。班超率军从旁道入其国。七月三

十日，大军进至距焉耆都城二十里之地。汉军突

至，焉耆王广异常吃惊，恐惧之下，欲率其国人进

山以避兵锋。此时，曾经受质于京师的焉耆左侯

元孟密遣使者告知班超。班超为稳定焉耆王，则

斩杀告密的使者，以示不信。

擒贼先擒王，班超决计摆开鸿门宴。于是，他宣

布明日宴请三国国王及大臣，声言届时将厚加赏赐。

焉耆王广、尉犁王况及北閚支等三十余人信以为真，

一起到会。① 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害怕被杀，逃

入博斯腾湖，而危须王亦不至。宴会伊始，大家坐

定，班超怒诘焉耆王广：“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

所缘逃亡？”遂叱令吏士抓捕广、况等，于陈睦故城

斩之，并传首京师，悬于蛮夷邸，以示汉威。班超遂

立元孟为焉耆王，并为尉犁、危须和山国设立新王。

为镇服该国，班超留居焉耆有半年之久。至此，“西

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１］卷４７，１５８２

安帝即位后，东汉派骑都尉王弘率河西羌人骑

兵增援西域，但因将吏贪暴，酿成羌人起义，陇道因

之断绝。安帝遂于永初元年（１０７年）六月下诏罢西
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东汉势力撤出西域后，匈

奴再次统治西域诸国。

延光二年（１２３年），汉廷任命班超子班勇为西
域长史，经略西域。至四年（１２５年），班勇先后降服
鄯善、姑墨、温宿、疏勒及车师前部诸国。永建元年

（１２６年），班勇立加特奴为车师后部王，又遣将斩杀
北匈奴所立东且弥王，另立东且弥国人为王。至此，

班勇已经平定车师前后部及东且弥、卑陆、蒲类、移

支等国。同年冬，班勇又发兵击败匈奴呼衍王，降服

其部众二万余人，呼衍王远徙西域。

永建二年（１２７年），班勇上书请求进攻焉耆。
顺帝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三千兵协助班勇。

班勇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分两路夹击焉耆。张

朗因戴罪出征，遂私自先期抵达焉耆爵离关，首战大

败焉耆军队。焉耆王元孟惧诛，遣使乞降，张朗径入

焉耆受降而还。班勇则因后期至，下狱，终被罢官。

焉耆归降后，疏勒、于阗和莎车等国均遣使奉献，表

示属汉。自此，东汉第二次统一西域。迨至建宁三

年（１７１年），东汉一直能有效管理焉耆。
灵帝建宁元年（１６８年），疏勒王汉大都尉在狩

猎中为其季父和得所射杀，和得自立为王。建宁三

年（１７０年），凉州刺史孟佗派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
百人，与戊司马曹宽、西域长史张晏，率领焉耆、龟兹

及车师前后部共三万余人，征讨疏勒，围攻桢中城四

十余日不能下，和得请降，汉军退去。由此可知，焉

耆尚属汉朝。不过此后，“疏勒王连相杀害”，东汉

亦不能禁止。自身统治已摇摇欲坠的东汉，对西域

的管控日渐下降。“自阳嘉以后，朝威稍损，诸国骄

放，转相陵伐”。［１］卷８８，２９１２元嘉二年（１５２年），长史王
敬为于?所没。永兴元年（１５３年），车师后王复反
攻屯营，汉朝在西域的统治日薄西山。虽然东汉在

与北匈奴争夺西域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西域诸

国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其与中原的关系终在灵帝

后期中断。

四、总结

焉耆位于西域的中心，地当南北疆交通之咽喉，

战略位置极为重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焉耆具

有战略价值。故此，在汉匈战争中，双方在西域的争

夺胜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焉耆的掌控主导权

上。得焉耆者，得西域；失焉耆者，失西域。如果我

们将历史从汉朝延伸至魏晋时期，也可看到前梁、前

秦和北魏对西域的征伐均是围绕焉耆展开的。限于

篇幅，此不展开论述。

汉匈双方的战争与和平交织，并贯穿汉代始终。

随着汉武帝反攻匈奴大战略的逐步开展，西域因此

成为双方战争的西部战线。作为匈奴统治西域的中

心，焉耆在很长时间内与汉为敌。汉宣帝本始三年

（前７１年），在汉乌联军大破匈奴右谷蠡王庭后，校

尉辛庆忌“将吏士屯焉耆国”，汉军已实际控制焉

耆。而迟至神爵三年（前５９年），统治西域的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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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方才废除。西域都护设立，标

志着汉朝在西域统治的最终确立，西域自此成为中

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莽统治年间，因与匈奴关系破裂，匈奴复大举

进攻西域。在此背景下，焉耆再次投靠匈奴，并首揭

叛汉大旗，杀死西域都护。此后，焉耆又击败前往征

伐的王骏大军，焉耆再次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

重心。

永平十七年（７４年），明帝遣奉车都尉窦固、
驸马都尉耿秉、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击破匈

奴于蒲类海上，攻入车师。初置西域都护、戊己校

尉，东汉第一次沟通西域。东汉永平十八年（７５
年），匈奴联合焉耆、龟兹等属国大举进攻东汉在

西域的驻军，焉耆、龟兹攻西域都护陈睦。于是，

东汉与西域联系第一次断绝。永平六年（６３年）
秋，班超发兵征讨焉耆，杀焉耆王广，更立元孟为

焉耆王，西域诸国重新纳质于汉，东汉与西域联系

得以二次疏通。永初元年（１０７年），因羌人起义，
安帝下诏罢西域都护及伊吾、柳中屯田。东汉势

力撤出西域，匈奴重新收属诸国。东汉与西域联

系第二次断绝。永建二年（１２７年），班勇与张朗

联合击焉耆。焉耆归降，疏勒、于阗和莎车等国均

遣使奉献。东汉第三次统一西域。迨至建宁三年

（１７１年），东汉一直能有效管理焉耆。此后，随着
东汉朝廷朋党政治斗争加剧，国力渐衰，汉室已无

力控制西域，汉朝与焉耆的关系自此中断。

作为西域的中心，焉耆的向北就是汉匈双方在

西部战线斗争胜负的风向标。统观汉朝与焉耆关系

的演变，不难看出，其演变过程受汉匈关系的影响甚

大。匈奴与汉朝关系恶化，重新控制西域时，焉耆就

首先叛汉，与汉为敌，成为匈奴在西域统治的急先

锋。而每次汉军收复西域时，焉耆也是抵抗到最后

的绿洲国家。随着汉军征服焉耆，汉朝在西域的统

治方才宣告最终确立。较之汉朝，焉耆与匈奴的关

系更为坚定。故此，汉朝与焉耆的关系也就表现为

战争多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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